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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早上，突然看到吴文俊先生 7 日
不幸逝世的消息，我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我
一时难以接受这位对数学充满激情、饱含智
慧、乐观向上的著名科学家离开了我们。

这几天，我经常思念吴先生，夜里常常辗
转反侧，久不成寐，和吴先生交往的往事不时
涌上心头。

今年 3 月初，我因一篇回忆科技工作往事
的文章送请吴先生指教。吴先生不仅及时核
正，而且在退回文章时，亲笔给我写了一信：

最近一段时间杂七杂八的事特别多，一时
没有写信给您，请多原谅。

我觉得，中国的古代数学成果集中表现在
《九章算术》一书，该书可能成于汉初，但其材
料应是长时期的积累，其中有些成果的取得有
些不可思议。

以后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吴文俊

2017 年 3月

接到吴先生的信，我既兴奋又感动。先生
虽九十八岁高龄，但思维清晰，对中国数学史
细推不断，总有新见解，让我感佩不已。我想尽
快择机看望先生，当面聆听教益。

4 月初，泰国公主诗琳通访问中国期间，赠
送我一些芒果。我立即想到吴先生。4 月 8 日，
我派工作人员将芒果转送给吴先生。在联系过
程中才知道先生于 3 月下旬因病住院，工作人
员将芒果又送到医院，并转达了我的问候。

谁知这竟然成为我对先生的最后一次问
候。事后我得知，在吴先生神志清醒时，家人向
他转达了我的问候，老人还说“谢谢”。但没能
再见上先生一面，是我终生的遗憾。

吴文俊先生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著名
数学家之一。他 1940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1949 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1951 年回国
工作，是中科院资深院士。他长期从事数学前
沿研究，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扑学做出了重大
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数学和计
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获得国内外多项荣誉
桂冠。1956 年他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000 年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联系科技工
作，经常在一些会议或活动场合见到吴先生。
他谦虚儒雅的风格、敏捷的思维、开朗乐观的
谈吐、锐意创新的精神始终为人们所称道。有
时，他的寥寥数语经常给我以启发和思考。
1992 年 8 月，我到中科院数学所、应用数学
所和系统科学所调研时，比较系统地了解了
吴文俊先生和他从事的研究领域。那次调研
使我深切地体会到，数学是整个自然科学的
基础。数学的思维在于创造。数学等基础科学
研究应该为我们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
之地作出贡献。

我印象还深的一件事是：2002 年 8 月，第
24 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出席了

大会开幕式。会议期间，作为大会主席的吴先
生呼吁中国数学工作者不仅要振兴、更要“复
兴中国数学”。他说：“中国古代的实数系统是
世界上最早的，是中国的独特创造，这一创造在
人类文明史上居于显赫的地位。欧洲直到 19 世
纪才发现这个问题，而且引进的实数系统，比我
们中国古代当时的实数系统还要差多了。我们
的数学不光是要振兴，还要‘复兴’。”他说，这
对弘扬中国古代的数学研究成果，启发中国数
学未来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到国务院工作后，还曾两次到吴先生
家登门拜访。言谈话语间，他所流露出的爱国
情怀和严谨治学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4 年 10 月 31 日，我到中关村看望吴先
生。在简朴的小客厅里，我握着吴老的手说：

“我是来看望您的，也是来充电学习的。”
我问吴老最近在研究什么？
已经 85 岁的吴先生思想十分活跃，他兴

致勃勃地谈起科技发展的观点和数学的研究
方向。

他说：“从‘文化大革命’以后，我的研究方
向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受中国数学的启发。
中国传统科学中，也有珍贵的宝藏。要把东西
方优秀的成果结合起来，为我所用。学习中国
数学的历史，我发现中国数学发展的途径、思想
方法和现在的科学理论是相反的，是根本不相
同的。中国是算法式的。算法是你做了第一步，
就知道第二步该怎么做，做了第二步就知道第
三步该怎么做。而西方的现代数学，每一步的
证明都要经过思考，走了第一步不知道第二步
怎么做。我受了这个启发，就想是不是在数学
的许多领域也可以按照中国这种算法的方式。
这在现在的实现条件，就是我们有计算机。”

我说：“有人这么概括说，计算机和数学的
结合是思维和工具的结合，是科学和机械的结
合。”

吴先生说：“对。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也能结
合在一起。这两者之间没有鸿沟。我主张基础
科学也要面向现实、面向社会，要力争为社会
经济生活服务。这 20 多年差不多都是沿着这
条路在走。突破就是要找到一个能用算法实现
的途径。”

在这次拜访吴先生回来的路上，我回味着
他的话时在想：“不断探索、寻求突破”不正是
吴先生学术生涯的写照吗？在多个研究领域
中，他正是凭借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卓越的研
究成果树立了推进拓扑学发展和实现数学机
械化这两座学术丰碑。

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吴先生在拓扑学研
究中承前启后的独特贡献，拓扑学和数学的
其他分支结合得更加紧密，许多新的研究领
域应用而生。许多著名数学家从他的工作中
受到启发或直接为研究的起始点，获得一系列
重大成果。

受计算机与古代传统数学的启发，1977
年，他在初等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方面首先
取得成功。此后，他不仅建立数学机械化的基
础，而且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多个高技术领域，
解决了曲面拼接、机构设计、计算机视觉、机器
人等高技术领域核心问题，走出了完全是中国
人自己开拓的新的数学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国
际影响。

2010 年 8 月 7 日，我再一次来到吴先生家
看望他。那年，他已经 91 岁了。

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吴老的油画像。我搀扶
着吴老在沙发上坐下：“您身体挺好。您勤用
脑，再活动活动，过 100 岁没问题。”

精神矍铄的吴先生笑着说：“现在过百岁
的老人有的是。”

“您现在还在做学问吗？”
“还做一些。”吴老回答说：“我要向我的老

师陈省身学习。他直到去世的时候还在研究问
题，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不仅要死而
后已，还要死而不已。”

老人乐观自信的话，深深的感染了我和在
场的人。

“陈省身先生后来一直在南开大学，是亲
自教过您的老师？”

“是的。我的学习主要靠他。”
“那是恩师。”
“第一个老师。”
“省身先生是您的数学启蒙老师。他的学

术功绩也是很大的，为人也很好。”我说。
“中国数学能起来，有两个人贡献大，一个

是陈省身先生，一个是华罗庚先生。”吴老感慨
地说。

“这两个人我们都不能忘记。”我说。
“我对华罗庚先生非常佩服。”吴老又说。
我问吴先生：“您觉得，中国数学现在在世

界上处于什么水平？”
吴老回答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

中国有很多在数学上很出色的人，得到了国际
数学界的承认。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的经

济发展了。”
“您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说：“哪个

国家要领先，关键是靠人才，还要有经济实
力。”

吴先生的话语里依然充满自信：“现在科技
发展很快，以前我们总是跟着人家，现在我们应
该自己闯出一条路来。我看我们也可以赶超发
达国家。”

“只要有人才，有志气，相信我们一定能够
做到。”我说。

吴老是个生活兴趣广泛的人。他告诉我：
“除了数学，我喜欢看小说，看历史书。以前爱
看电影，现在看得少了。最近在华星电影院看
了《唐山大地震》，我是自己打车去的。”

我说：“搞数学的人要甘于寂寞，其实人并
不寂寞，像您还用历史、用小说、用电影来调剂
一下，作出贡献不容易。”

“我只是希望能多作点贡献。”吴老谦逊
地说。

“您要保重好身体。我们今天就确定个目

标，您要活过 100 岁。”我笑着和吴老约定：“还
有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的数学水平要超过发达
国家。”

吴老点头说：“现在老年的概念应该改变
了，以前 50 多岁就是老人，现在 100 岁不算
老。”

……
现在想来，我和吴先生谈话的情形仿佛就

在昨天。他一生锲而不舍、积极进取的精神永
远留在了人们心间。

5 月 11 日上午，我赶到八宝山殡仪馆送别
吴先生，向他作最后的告别。

吴先生走了。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
深深热爱的祖国和数学，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他思考和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
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我想，如果生命再给他
一些时间，他还会为自己的国家在数学领域做
出更大贡献。从这点上说，他同样做到了鞠躬
尽瘁，死而不已。

（写于 2017 年 5月 11日）

千人送别著名数学家吴文俊
本报记者 李晨阳 陆琦

5 月 11 日上午，北京八宝山公墓殡仪馆东
礼堂哀乐低回。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著名
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
获得者、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吴文俊先生的送别仪式在此举行。

送别礼堂里，吴文俊遗体覆盖党旗，躺在鲜

花丛中。对他的逝世，习近平同志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家属表示诚挚慰问；李克强、张德江、俞正
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刘延东、李源潮、赵
乐际、栗战书、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
李岚清、杨晶、常万全、裘援平、王晨、曾庆红、吴
官正、贺国强、李长春、陈至立、宋健、路甬祥、丁

石孙等同志和白春礼、刘伟平、杨卫、陈佳洱等对
吴文俊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其家属表示诚
挚慰问并以个人名义送来花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原
院长路甬祥，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
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伟平，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秘书长郭雷以及数十位院士、数学界同
仁、先生生前友好、先生家乡的领导、学生及社会各
界人士 1000 余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大家胸佩白花，
表情肃穆，慢慢步入灵堂，依次在吴文俊院士遗体
前深深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送先生最后一程。

钻研精进 桃李成蹊

“他是我最最最最……的老师！”灵堂外，一
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向身边人谈起吴文俊时，一句
话尚未讲完，已然泣不成声。“最”字之后的那个
形容词，终究没人能听得真切。

那么，吴文俊究竟是一位最“什么”的老师呢？

作为享誉世界的大数学家，吴文俊在纯数学
和应用数学的多个领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前半
生中，他用 30 多年时间，在代数拓扑学的研究领
域取得了一系列奠基性成就，其中最著名的便是
吴示性类与吴示嵌类的引入和“吴公式”的建立；
到了花甲之年，他又毅然转身，开创与拓扑学毫
不相关的数学机械化研究领域，开创了里程碑式
的“吴方法”。

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高
小山的回忆中，60 多岁时的吴文俊还常常工作
到很晚，“连累”得机房管理员都要晚下班。90 多
岁时，吴文俊还在坚持自己编程序，思考着一个
世界级难题———大整数分解。“吴先生的勤奋是
出了名的，他能做出这么多学术成果和贡献，跟
这份刻苦密不可分。”高小山感叹道。

在吴文俊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他总是心怀
各个学科领域的发展。1983 年底，《华盛顿邮
报》刊登了印度籍数学家提出的一种新的线性
算法。吴文俊看到后，很快从好友那里要来文

章手稿，交给几位主攻数学规划的研究生，组
织他们开展研讨。其中一名研究生，就是如今
已成为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
记、副院长的汪寿阳。汪寿阳说：“正是因为吴
老的关怀和帮助，我们成了全世界较早从事数
学规划研究的小组。”

进入耄耋之年后，吴文俊仍在密切关注新的
科研进展和新涌现的人才。最近几年，他最关心的
问题是：中国要怎么成为数学强国。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看望他时，他还心
心念念地叮嘱，中国要培养自己的数学人才。

当今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锐不可当。但在
科技发展史上，这一领域也曾数度大起大落。吴
文俊一直对人工智能高度关注。他是中国人工智
能学会名誉理事长，亲自点燃了这一学会的创新
精神。2016 年，该学会副秘书长余有成去他家拜
年时，吴文俊还一再殷殷嘱托：“中国的人工智能
不能走外国人的老路，要在原创科学和基础理论
研究方面实现突破。” （下转第 3版）

鞠躬尽瘁 死而不已
———追忆吴文俊先生

温家宝

2004 年 10 月 31 日，温家宝在北京看望著名科学家吴文俊。 新华社记者胡海昕摄

图为吴文俊给温家宝信的影印件。


